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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都给爹娘打一电话，说说家常，报报平安。
母亲总会说些村子里的事情，你运普伯家的孙子读博士
了，绍斌家的老二在省人民医院是主治大夫了，还有村子
西头你一发小家的儿子是舰载机飞行员了。我故意问母
亲，什么是舰载机？母亲说，就是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
的飞机啊。今天，我又打电话，母亲说，你昆成伯去世
了。闻听这一噩耗，我虽然并不太感到意外，但还是心里
很难过，就给昆成伯的女儿我的发小人称四姑娘者发微
信，说一些很空泛的节哀顺便的安慰话之后，便不知道说
什么好了。

昆成伯是当时公社供销社里的人，按照当时的说法，
是公家的人，是吃商品粮的。公社后来变成乡，他仍旧在
供销社，跑业务，搞供销，四处出差，衣服穿得很周正，人
就显得很精神，虽然皮肤微黑，但身材魁梧，敦实，和气，
经常笑眯眯的，很容易让人接近，远非有些所谓公家人的
趾高气扬鼻眼朝天。

昆成伯的妻子姓吕，她娘家是八牛营的，人很干练
泼辣而和善，我们喊她老吕姆，在村子里，她与我母亲
关系很好，虽然我们两家并不在一个生产队。昆成伯有
工作保障，自然有薪金收入，他们家子女多，但只有一
个男孩，年龄与我弟弟相仿，他们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
时是同班同学。

刚才说到昆成伯的女儿多，大概有姊妹四、五个吧？
但，我熟悉的则是他们家的四姑娘。四姑娘人很爽朗，也很
豪气，有男孩子气，大家都很喜欢她，有同学说她是《红楼
梦》里的晴雯，还真有几分神似呢。我一度提前先到镇上
读书，几年后，再见到她，亭亭玉立，眉清目秀，落落大方，
人出落得越发漂亮俊俏了，还有水灵水灵的。因在镇上上
学，有时候周末回家，我会去公社供销社找昆成伯借自行
车，他若自己的自行车不在，也会帮我找他的同事去借。
他的同事会给他开玩笑说，这孩子是谁呀？咋这么亲？他
就笑眯眯地说，是我侄子，是我侄子，将来的大学生呢。

再后来，从这座小镇的学校摇篮里走出来的孩子们
大都到县城去读高中了，我们家也搬到了叶县高中，昆成
伯会给四姑娘来送粮食，就到我们家里来，父亲喊他昆成
哥。他们会说起吃大食堂时候的一些往事，还会说到村
子里的一些纠葛。要起身离开的时候，昆成伯总会说，人
是卡压不住的，现在就挺好，挺好。这个时候，我才弄清
楚，昆成伯老弟兄五人，他行三。在村子里除了他一家属
于一队外，他两个哥哥和弟弟家都和我们一个生产队，叫
二队。他大哥去世很早，有一个小名叫丑者，是他大哥的
儿子，也是他的亲侄子。他的二哥叫根成，人也很精明，
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与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四成伯、末伯是
他的亲弟弟。我当时很疑惑，昆成伯显得很年轻，四成
伯、末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都觉得已经很苍老了，看
上去年纪要比昆成伯大多了。

大概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了，我自南京回
老家，在过湛河的小石桥时，遇到了四成伯和吕伯母。一
番寒暄，很是亲热。昆成伯告诉我，四姑娘的对象，你也
认识，你们是同学，叫潘胜利。我们都是同学，彼此知根
知底，真是由衷地为四姑娘他们高兴、祝福。吕伯母还
说，今年收麦子碾场的时候，恁爹拿桑杈起场，累得手都
举不起来了啊。恁弟兄叁可一定要知道心疼自己的爹娘
啊。听吕伯母说这样一番话，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再后来，我在外地漂泊，回家的机会少了。有时候，
四姑娘会张罗一些发小去看望我
的爹娘，依旧是风风火火的热心
肠。昆成伯退休后，几个子女轮
流照顾他们，后来他们的记忆逐
渐流失，但孩子们仍旧把他们照
顾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每次
看到四姑娘发有关昆成伯的视
频，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那座中原
小镇，只有一条街的小镇上的供
销社小院里，昆成伯看着我骑上
自行车，会一再交待我说，慢点
骑，慢点骑。

昆成伯，姓王，生肖猪，出生
于1935年。他的女儿四姑娘，叫
王荀芳。

老伯伯，一路走好啊！

 逝者追忆

四姑娘家的昆成伯
雷雨

我自家凉台上还悬挂着一只丝箩，这是
20多年前母亲交给我的。

1998年正月的一天，我起身回单位，母亲
把一只丝箩交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里面放
着腌制的腊肉，腊肉上面隔着一层塑料袋，上
面还有几斤挂面。我对母亲说：“我不要，你留
着吧，家里来人还要用呢。”母亲说家里腊肉还
留着些，面条是年前用麦换的，家里也留着。
母亲执意要把“丝箩”递给我，我只好接过来。
越过屋子背后的一座山岗，蹚过水嘴前的大沙
河，回头一望，母亲正站在岗头上，目送着我。
我赶紧挥手叫母亲回去。母亲大声喊着“第五
的（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五），你有空就回家。”我
急忙回应：“好的，知道了。您赶紧回去吧。”谁
知，没过几日，母亲突然仙逝。小丝箩成了母
亲交到我手中的最后的遗物。

当时我家的一些日常蔑式用具，如花箩
（背篓）、粪箕、菜箩等，都是由我的两位哥哥做
的，但一些精致的蔑式用具还得请专门的篾匠
师傅上门做。丝箩就是其中的一种。丝箩是
篾制用具，因细篾如丝，故称“丝箩”，形如方
鼎，底窄上收。底榜根，用细如头发的竹丝扭
结而成，如麻花状，犹如姑娘头上的辫子。上
部接近边沿处略拱出，形如凸出的腹肚。箩口
稍收，也窄一些，呈四边形。箩中间安插一提

手，由厚实篾条做成，宽约1公分。口部也用
厚实的篾条进行“围堵”。口部与身榜衔接处
是非常讲究的。接得好不好，精致与否，体现
匠人功夫。

丝箩在我们家用处最大的地方是盛麦换
面或在亲戚间礼尚往来时使用。每当贵客临
门或逢家中重要日子，母亲叫我们小弟兄中的
一位到面店里换几把面条。这件事原来三哥、
四哥做得多，他们小学毕业后，我和小弟就接
过哥哥手中的活儿，面条往往下午放学时顺带
回家。我们会按母亲的吩咐，用丝箩盛上五六
斤麦子，到麦店换些面条。

丝箩还承载着亲戚间送礼、还礼的任务，
尤其是逢农村妇女过“月子”和老人“做寿”。
丝箩容积不大，稍大一点儿物件装六样，小一
点儿装八样。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还“月
子”礼、送“寿礼”之类，要双数，图个吉利。这
类礼节，有样物品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面
条。面条送给“月子”里的人，象征着天长地
久，当然也寓意亲戚间情谊绵长、相互间长来
长往；面条送给“寿”者，象征着健康长寿，长长
久久。丝箩底窄上腹宽，箩底放袜子、糕糖之
类，宽腹处放上几把挂面，再在箩口搭上花色
新毛巾或方巾之类，礼物显得大方庄重。平
时，丝箩还可以装毛毫鱼、干河鱼之类。丝箩
里盛鱼，挂在屋里木勾上，风干。猫、老鼠等无
法猎到。所以，它也是上好的容器。

母亲交到我手中的丝箩，我一直保存在
家里。装修、搬迁，我都没有丢弃，放在凉
台中的一角。有时看见挂在凉台上的丝箩，
不免有些感怀。它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也
是情感的赠物。

 流年碎影

丝 箩
何传友

父亲留下的那辆自行车，是我2018年5月
份特意给他买来买菜用的。彼时，父亲的身体
已不如从前，从哥哥楼下的菜市场买完菜回到
南苑家中的路上，要么歇两下，要么到家时喘
气的声音让人无法不心疼。在这之前，父亲可
是两手拎满东西却依然健步如飞的，装着六瓶
白酒的箱子，父亲一次能搬两个，一口气不歇
走上老房子六楼。

从我家到哥哥家楼下的菜市场，要经过两
个红路灯，穿过两条马路。买完自行车后的第
一时间，我带着父亲推着车子沿着这个线路来
回走了两遍，将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和安全穿行
马路的细节一遍又一遍地说与他听，直到父亲
有些嫌我啰嗦才笑着停下。

2020年，儿子考上高中，我便带上父母一起
搬进了租住的新城小区。此前，父亲一直和我们
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儿子上幼儿园和小学，

每天接送基本都是父亲的事情。父亲乐在其中，
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都是他背着书包或拎着
东西，和孙子一路欢笑着出门，欢笑着回家。

2021年8月19日，父亲突然发病，那辆自
行车也就再也没有骑过了。

在我们全家给父亲治疗和陪护的长长的
时间里，那辆自行车便孤零零地落在楼下，日
晒，雨淋，风刮，慢慢地开始上锈，车胎也渐渐
地瘪了。

看着父亲留下的自行车，我仿佛看到与父
亲休戚相关的鲜活的生命痕迹。

令我意外而又感动欣喜的是，儿子对这辆
自行车也怀有不一般的感情。因为小区文明
创建管理需要，平日里自行车是不能放进楼道
的，只能停在室外。一到下雨的时候，我儿子
到楼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地把他爷爷的自
行车搬进楼道，然后认真细致地把车上的雨水
一点点擦干净，动作非常轻柔，看着像是在做
一件很神圣很庄严的事情。

父亲永远地躺在地下了。但很多时候，我
真的觉得他的某些部分还是和我们在一起，比
如我推着自行车一边步行一边想着他的时候；
比如我骑着那辆自行车，和父亲一样，用脚跟
而不是脚掌踩着车脚踏的时候。

 儿女情长

父亲的自行车
王卫武

花花世界 李昊天 摄


